


假行家和全不懂

从前，有一个外号叫“假行家”的，和一个外号叫“全不懂”的合伙开了

个中药铺。

刚开张的第一天就进来一个买药的。

假行家笑脸相迎：“老哥，买点什么药？”

来人说：“买三钱银珠，不知柜上可有？”

假行家知道头三脚难踢，急忙回答：“有，有。”

来人问：“要多少钱一钱？”

假行家说：“半两银子一钱。”

来人说：“好，你给称三钱吧。”

“请稍等，我到后院给你拿去。”说完，假行家急忙跑到后院儿，找来小伙

计吩咐道：“给你二两银子，赶快到银匠铺打两个银珠来。”

过了片刻，小伙计把打好的银珠交给了假行家。

假行家接过两个闪闪发亮的银珠，心里明知是亏了本，可一想这是在踢头

三脚，就把心一横，牙一咬，硬着头皮把银珠递给了客人。

客人看到这两个真银珠，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掌柜的，我要的是银

珠，可您这⋯⋯”

假行家急忙解释道：“这是货真价实的银珠，刚从银匠铺打出来，还能有

假？”

买药人一听此言，知道东家原来是个二五子。他心里一转悠：一两半银子

换了二两银子，这还不便宜！于是，他拿起银珠，付了钱，高高兴兴地走了。

没多久，又进来一个人，要买五钱白芨。假行家不知白芨是什么，但还是

不懂硬装懂，偷偷打发小伙计到街上花了三两银子买了一只大白鸡。

买药的人只当掌柜的到后屋去取药，哪想他去了半天竟抱出一只活蹦乱跳

的大白鸡来。没等他发问，假行家倒先指着白鸡说：“这可是硬头货，浑身上

下雪花白，一根杂毛也没有。”

买药人心里一笑，用试探的口气问：“我要买的白芨，一两银子就够了，可

你这白鸡⋯⋯”

“原价不变！”假行家硬装慷慨地说，“咱们做买卖最讲信用。”

这么便宜的事儿，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呀。买药人怕掌柜反悔，便急忙掏出



暴 露 身 份

一两银子，抱起大白鸡跑了。

倾家败产吗？”

到了晚上，全不懂一结账，发现两份买卖就赔了二两半银子。他忙对假行

家说：“老弟，这样下去，咱们还不得小燕窝掉地下

“咳，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假行家满有把握地说，“这叫先赔本后

取利。”

” 一

全不懂被假行家这么一胡诌，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第二天，药铺照常开

张。不多会儿，进来一个人，说是要买附子。假行家一听，心里“咯

下，可一看对方是个官面上的人，再说做买卖的要是落个“有货不卖”，名声

也不好哇。于是，他急匆匆来到后院全不懂家里，不由分说，拽着全不懂父子

两人的胳膊就走。

全不懂再笨，可要卖他爷俩，他也知道这不是好事。于是，他就和假行家

吵了起来。这一吵不要紧，惊动了全不懂的老婆，她听说要卖丈夫和儿子，冲

着假行家大骂起来。

正在这节骨眼儿，又进来一个人，说要买人参。假行家正没好气，一听这

话就对全不懂的老婆嚷道：“有货就得卖，正好人家买‘人身’，干脆连你也一

块儿去吧。”

听了这话，全不懂一家三口可炸了窝，连两个买药的也跟假行家打了起来。

药铺门口正好有个摆摊缝鞋的陈皮匠，听得院里又吵又闹的，便走进院里打算

劝劝架。可当他听清了事情的缘由后，却吓得撒腿就往外跑。全不懂一把拦住

他说：

“陈皮匠，你来评评理。”

陈皮匠一使劲儿从全不懂手里挣脱出来，边跑边说道：

“这个理没法评。你们卖药卖红了眼，要是再来一个买陈皮的，还不把我也

给卖了呀！”

一天，三个唱戏的艺人来到了热闹繁华的某城市。他们三人：一个是唱黑

头的，一个是唱旦角的，第三个是乐队打二锣的。他仨一早出来，逛大街，串

商店，游名胜，玩得十分痛快。不觉时已正午，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了，他仨

也早已饿得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于是，商量好一块儿去吃面，并且打赌，

如果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顿饭就由谁付钱。商量完毕，他仨信步走进一家

饭馆。此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饭馆里热气腾腾，人声嘈杂，饭菜散发出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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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 礼

手到哪儿泥到哪儿

“好

郁的香味，跑堂的穿梭般忙个不停，他仨坐下等了半天，跑堂的都没照面。唱

黑头的不由怒气横生，端出了戏中黑头的架势，二目圆睁，瓮声瓮气地高喊：

“给俺家来碗面！”这一声不打紧，倒把跑堂的吓了一跳，其他顾客也被吓得莫

名其妙地望着他们三个，霎时间嘈杂的餐厅变得鸦雀无声。跑堂的赶紧跑进厨

房端来了三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鸡丝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唱旦角的羞得面红耳

赤，竟也忘记了打赌之事，小声说：“奴家不吃葱花。”打二锣的见此情景乐

了，认为两人都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顿不掏钱的饭算是吃定了，高兴得忘乎

所以，止不住“特儿，特儿，特儿”地笑了起来，这笑声听起来清脆悦耳，不

但似那二锣的声音，而且很有节奏，与戏剧中的锣鼓点没有两样。至此，三人

的身份全都暴露出来了，只好各掏各的饭钱，引起全餐馆的人一阵哄堂大笑。

瓦匠师傅对新来的徒弟交代说：“你手下干活儿要利索点儿，眼神要快；送

泥时，注意我的手到哪儿，你的泥就到哪儿！”

徒弟听了一一记在心里，眼盯着师傅，加快了动作。干了一会儿师傅觉得

很满意，直起身习惯性地用手挠挠脑袋，想夸徒弟两句，此时徒弟抬头眼到手

到，“啪”，一锨泥全扣在师傅脑袋上。

师傅一下子火冒三丈：“你怎么往我头上扣泥？”

“您不是要求，您手到哪儿，我的泥就到哪儿吗？”

某人是村上红白喜事的喊礼人。这天，他儿子娶媳妇，让老子给儿子喊礼，

就有失大雅了。他犯愁了：让谁来喊呢？这时门外响起了卖砂罐人洪亮圆润的

嗓门，他喜出望外，请来卖砂罐的当喊礼人。卖砂罐的说：“我不会呀！”

他说：“有我哩，我轻喊一声，你大叫一声，保准没错。”

行成婚这时新娘已到，他拍了拍卖砂罐的肩膀，轻声说：“准备喊

。”

“行成婚礼！”卖砂罐的清了清嗓门，大喊起来。

“好嗓子！”他不由得轻声赞美一声。

嗓 子！”卖砂罐的紧跟着喊道。

“坏了，出丑啦！”他一跺脚跟，怨出声来。



三　　　　壶 酒

了！”卖砂罐的惟恐落后，紧接着放声高喊，“出 啦！”丑“坏

从前，有个一字不识的酒店老板，人们送他个外号叫“瞎老板”。

有一天，有个酒鬼来到酒店对老板说：“老板，我今日无钱，你赊一壶酒喝

如何？”

老板先是不肯，后来经不住酒鬼再三缠磨，只好到别家店子借来笔墨纸砚，

叫酒鬼自己记账。酒鬼晓得老板不识字，就在账本上胡乱写着：我酒一壶，某

年某月某日。写完交给老板。

瞎老板倒拿着账本，摇晃着脑袋看了一阵，连声称赞：“好字，好字！”说

完就打了一壶酒给了酒鬼。

过了几天，有个过路人也到酒店赊酒喝，瞎老板二话没说，拿出账本，叫

过路人自己记账。过路人翻开账本，只见上面写着：我酒一壶，⋯⋯于是他接

着写道：你酒一壶，某年某月某日。瞎老板见字迹和上面的账差不多，也赊给

他一壶酒。

又过了几天，酒店又来了一个客人，瞎老板热情接待，打来了一壶酒，客

人说：“老板，今日忘了带酒钱。”

老板说：“喝吧，我这里有账本，你自己在上面记上一笔。”

客人打开账本一看，忍住笑，接着就写上：他酒一壶，某年某月某日。

转眼到了年底，瞎老板盘账，不多不少，整整少了三壶酒，他左思右想，

忽然想起自己还有本酒账本子，于是拿了账本，急急忙忙出去讨账。走着走着，

他忽然想起自己不识字，这三壶酒钱找谁去讨呢？正巧对面来了个教书先生，

瞎老板忙请先生看账本。先生接过账本念道：“我酒一壶，⋯⋯”没等先生念

完，瞎老板急忙说：“慢来，不念了。现在咱们聋子卖鸭蛋，一个个地来，把

你那壶酒钱给我。”

先生一听，弄得莫名其妙，连忙解释：“你的账写的是‘我酒一壶’，不是

我喝了你一壶酒。”

“你刚才还说是你喝的呀！”

“我照字念的⋯⋯”

这时正巧县官巡察到此，两个便拦轿告状，县官停下轿来，喝道：“大胆刁

民，拦住本官去路，是为何情，快快从实招来！”两个人“扑通”一声，一齐

跪下，把各自的理由摆了一通，请县太爷做主。这位本来就糊涂的县官越听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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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涂，叫道：“呈账本上来，待本官秉公而断。”县官翻开账本念道：“我

我酒一壶。”县官一愣，心想我啥时喝他一壶酒？正当县官愣怔时，瞎老板心

想：县太爷这壶酒钱不能要，若是得罪了他，官司就打不赢了。于是讨好地说：

“大人，你喝无妨，那酒，我不要钱。”

县官听老板说不要他的酒钱，顿时眉开眼笑，接着念道：“你酒一壶，某年

某月某日。”瞎老板听说自己也赊了一壶酒，连忙说：“我自己喝的，好说好

说。”县官又念道：“他酒一壶，某年某月某日。”听完判决，瞎老板一个劲儿

地叩头，连声叫喊：“对，对，你真是个青天大老爷，我就是为的他那壶酒！”

有一家财主，有三个儿子，整天游手好闲。财主特地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儿

子。

一天，老师外出访友，就吩咐三个学生各作一首诗交来。

老师回来一看，大少爷一个字也没写，在“呼呼”地睡大觉。老师生气地

把他叫起来，问：“你写的诗呢？”

大少爷说：“你不是说‘李白梦中成诗’吗？我学李白，正睡得香香的，

准备写首诗来，哪知你吵醒了我，破了我的诗兴，哪能作得出诗！”

老师无奈，又去找二少爷，只见他皱着眉头，使劲儿咬墨吃，老师夺下墨，

奇怪地问：“你为啥吃墨？”

二少爷说：“老师，你不是说过‘腹中有文墨，才会写文章’吗？你又不

准我吃墨，怎么能写出文章来呢？”

老师一听，气得哭笑不得，又赶快去找三少爷，只见三少爷坐在书堆里乱

翻书，便问：“你翻书干啥？”

三少爷喘着气说：“老师，你不是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吗？我

连十卷书都没翻破，哪能写出诗来呢？”

一 厚　　一 薄

有一个人穿错了靴子，一只底儿厚，一只底儿薄，

很不舒服。

他很奇怪地说：“今天我的腿为什么一长一短呢？

病，那就一定是道路不平了！”

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

如果不是我的腿有了毛



针尖和麦芒

别人见了，就提醒他说：“可能是你穿错靴子了吧？”

他听了别人的话后，连忙回家去换，可是去了不久又回来了。别人问他，

他说：“换也没用，家里的那两只，也是一厚一薄哇！”

有个名叫针尖的和一个名叫麦芒的人很要好，两人住在一起。

一天，附近的村子里唱大戏，他们决定一个人看戏，一个人睡觉，麦芒说：

“我去替你好好看戏，你在家替我好好睡觉。”针尖答应了。

麦芒看戏看到大约一半的时候，心里想：针尖这个人别人都说他不老实，

他一定不会替我好好睡觉。这后半场戏是替他看的，我要是好好看完就吃了大

亏。于是，他就把身子转了个方向，背向着舞台。

针尖在家里睡了一会儿，怎么也睡不着了。生怕麦芒不好好替他看戏，就

起来把门锁上，到剧场里去查看。走到剧场门口往里一看，果然剧场中间有个

背向着台子坐着的人，一眼就认出是他的朋友麦芒。但他又怕家里失了盗，就

赶快回家去了。路上他想：麦芒不替我好好看戏，我岂能替他好好睡觉！于是，

他回到院子里就跑起步来⋯⋯

天塌下来的时候

我们俩成了两口子，甜

从前，有个人，不去干活，躺在炕上想：天塌下来多好哇！天塌下来的时

候，把世上的东西都砸在下边，就留个大姑娘和我

甜蜜蜜地活在世上，多美哟！

谁知就在这时候，猛听“轰隆”一声响，天真塌下来了！天真把世上的东

西都砸在下面，真就留下了他和一个大姑娘。他可乐坏了！谁知那姑娘四处望

望，对他哭开了：

“唉，这都是你想出来的好事呀！如今世上就有你和我，别的甭说，饿就饿

死了！”

这人一听，对呀！他想：要是再来一个做饭的，那就行了。他刚想完，真

的就出来个做饭的。他立刻又乐了！谁知做饭的朝四处望望，就对他唠叨开了：

什“米也没有，面也没有，油也没有，盐也没有；柴也没有，锅也没有

么都没有，这可让我怎么做出饭来？”

这人一听，对呀！他想：要是再来个碾米的、磨面的、榨油的、熬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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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耧 脚

打柴的、铸锅的，这就行了。他刚想完，这些人真的就出来了。他又乐坏了！

谁知道这些人四处望望，愁眉苦脸地对他说：

“唉！谷子也没有，碾子也没有⋯⋯”

“唉！牲口也没有，磨也没有⋯⋯”

“唉！芝麻也没有，家具也没有⋯⋯”

“唉！铁也没有，火也没有⋯⋯”

这人一听，立刻抱着脑袋叫起来：“哎呀！天哪！要是都有了，除非天别塌

下来；如今天已塌下来了，这可怎么办？”他一着急，急得出了一身虚汗，睁

眼一看 原来天没塌下来，是他做梦呢！

从前有一个贪心的人，得到了三枝神箭。神箭射出去，要什么，便来什么。

贪心的人开弓扣弦，“嗖”地射出了第一枝神箭，说：“什么都来！”霎时，凡

是世界上有的东西都围在了他的身边：有闪闪发光的金银财宝和如花似玉的美

女；有腥臭扑鼻的屎尿蛆虫；也有张牙舞爪的毒蛇猛兽⋯⋯忽然，所有的野兽

一齐向他扑来，他慌得连财宝和美女也顾不上看了，便急忙射出了第二枝箭，

大喊：“什么都滚！”于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同时，他自己也腾空而起。

他一看不好，急得赶紧射出第三枝箭，喊道：“把我留下！”果然，他又回到自

己家门前了。最后，这人仍然一无所得。

早年有父子俩，一个是视财如命的老头子，一个是拾金不昧的小伙子。

一天，爷俩进城。路上儿子拾到一杆玉石嘴烟袋，便招呼道：“谁的烟袋掉

啦？”失主听见便领了去。老头子可气坏了，跑上门的财神给推走了，一杆能

值几斗米的烟袋白白还给了人家。他等失主走远了就教训儿子说：“你拾到东

西招呼什么？以后再拾到东西，管它是谁的，不准你再招呼；就是问你拾到没

有，你也只说没有，等回到家再交给我。”接着又补充道，“就是我问你拾到没

有，你也只说没有。”儿子听了，心里很生气，嘴里却没说什么。

又一天，父子俩上山去耧谷，老头子扛着耧走在前头，儿子拿着谷种跟在后

头。走着走着耧脚忽然掉了一只，老头子不知道，儿子便拾起来悄悄揣在怀里。

到了地里，老头子把耧放下，一看少了一只耧脚，便问儿子说：“你看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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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耧脚掉了一只。”儿子摇摇头说：“没有。”没有耧脚怎么耧谷呢？老头只

得扛起耧和儿子回家。

到了家里，儿子从怀里掏出耧脚，凑到老头子跟前悄悄说道：“爹，我今天

发了点财，路上拾了一只耧脚。”老头子气得瞪着两眼吼道：“原来是你拾去

了，你⋯⋯你刚才为什么不吱声？害得我背来背去地空跑了一早上！”儿子道：

“你不是说拾到东西不准招呼吗？”老头子气哼哼地问道：“我问你，你怎么不

说？”儿子说：“你不是说就是你问我，也只准说没有吗？”

从前有一个老头，最喜欢揩油。他常在街上到处转，见了酒店里有人吃酒，

他便走进去，一面嘴里说：“在下来迟，罚我三杯”，一面便动手自斟自饮起来。

大家都说，像这样的人，连圣贤见了都会发愁的。于是送他个诨名叫“圣贤

愁”。后来张果老、吕洞宾两位仙家知道了，就有心要整治整治他。一天，他

俩也跑到这家酒店里来吃酒。“圣贤愁”又跑过来了，见面就说：“在下来迟，

罚我三杯。”说着就自斟自饮起来。张果老便道：“我们吃酒，没有小菜不好。

这样吧，我们来对诗，哪一个输了，就罚他买小菜，诸位以为如何？”吕洞宾

赞同，“圣贤愁”也只好表示同意。张果老先说：“口耳王，口耳王，‘聖’人

吃酒不癫狂，可惜盘中无小菜，割个耳朵你尝尝。”说罢，拿出小刀来，“刷”

的一下，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放在盘子里。吕洞宾也接着说：“臣又贝，臣

又贝， 賢’人吃酒多不醉，可惜盘中无小菜，割个鼻子试试味。”说着也

“刷”的一下把自己的鼻子割了下来。

“圣贤愁”见了大吃一惊，心想，这一定是两个仙家来难我的。心里不愿

意买小菜，但一时又想不出个法子来对付他们。他想了好久，终于也想出了几

句，便高兴地说：“禾火心，禾火心，‘愁’人吃酒醉醺醺，可惜盘中无小菜，

拔根汗毛赛山珍。”

吕洞宾、张果老很不以为然地问他道：“我们两个人一个割耳朵，一个割鼻

子，你为什么只拔一根汗毛呢？”“圣贤愁”答道：“这还是看在你们二位神仙

面上，不然，我连一毛也不拔呢！”

有一个人在烧汤，他想尝一尝汤的咸味够不够，就舀起一勺子汤来尝了尝。

往锅里放盐



急性人遇到急性人

到别人家去疼

慢　　　　性 子

一尝不够咸，他就往锅里加了些盐；接着他又尝了尝勺子里的汤，还是不够咸，

于是又加了些盐。一直放进锅里有半斤多盐了，再尝仍然不够咸。

这人很奇怪：为什么总是不够咸呢？原来他尝的一直是最初舀出来的那一

勺子汤。

有个人，腿上生了一个毒疮，疼得不能忍受，于是他对家里人说：“你们替

我把墙壁挖个窟窿吧。”

窟窿挖好以后，他就把腿从窟窿里插到邻居家里去。家里人问他说：“你把

腿插到别人家里去，这是什么意思？”

这人回答说：“我这疮实在疼得难忍，现在我让它到别人家里去疼疼！”

冬天，有一个性子迂缓的人和他的朋友围着火盆烤火。他看见朋友的衣裳

被火烧着了，便慢吞吞地说：“有一件事，我看见已有许多时候了，想要告诉

你，恐怕你着急；不说呢，又恐怕你损失太大，要怪我。你看，我是该说还是

不该说呢？”

他的朋友问：“到底是什么事？”

他不慌不忙地说：“你的衣裳被火烧着了。”

他的朋友一下子站起来，把衣裳脱下，弄熄了火，怒气冲冲地说：“你既然

早已看见，为什么不早说？”

那人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你性急，果然一点不错。”

有一个人性子急得很。那天他去算命，还没有坐下来就直喊：“快给我算，

快给我算，我心头着急得很！”算命的扳起手指儿东一掐，西一掐，说：“哎

呀，你着急，要是遇上个比你更急的，你马上就会死。”这一说，着急人心里

就揣了根红薯，啄起个脑壳蔫梭梭地朝家里走。路过面馆子的时候，他跨进去，

边走边喊：“快点，快点！给我煮碗面来！”堂倌端起一碗面，飞叉叉跑过来，

把面朝桌子上一倒，拿起空碗车身就走。着急人说：“你咋个把面倒在桌子上



关云长戴高帽子

哟？”堂倌说：“等你吃完了我才来收碗，不是耽搁时间？我着急呀。”着急人

想，不好了！硬是砍竹子遇节疤，这个人比我还着急！想起算命人的话，眼泪

水一下就双颗儿双颗儿地掉了出来。

回到家，女人见他眼睛都哭得跟红桃子一样，就问是咋个回事。着急人说：

“我今天遇到比我更着急的人了，我马上就会死。”

他女人一听，二话不说，车身就打开立柜，三刨两抓收拾起一个包袱，往

背上一摔就往外头走。

着急人问：“你要到哪儿去？”

女人说：“我要去嫁人嘛。”

话还没说完，就听墙壁“轰”一声遭人掀垮了。从外边跳进一个人来，红

不说白不说把她拉起就走。

着急的女人问：“你要干啥子哟？”

那个人说：“你要嫁人嘛，我来娶你。”

“咳！就是要娶我嘛，你从门上进来嘛，何必把墙掀垮呢？”

“我着急呀！从门上进来都等不得啰！”

有一天，关公在关口上巡逻，远远看见一个商人挑着一担高帽子走来，想

要过关。关云长挥刀拦住去路，大声喝道：“何处匹夫，胆敢挑高帽子由此过

关！”

商人答道：“我这高帽子，是专给那些愿意戴的人戴的，与关二爷这样的圣

人无关，求你让我过关吧！”

关公听商人说得十分顺耳，态度缓和了许多。

商人见关公态度有了转变，忙打躬作揖，满脸堆笑地说：“您是三国中头等

能将，虎牢关败吕布，古城下斩蔡阳；镇荆州，取襄阳；过五关，斩六将。您

的军功战绩，真是盖世无双！”

关公咽下一口唾沫，越听越舒服了。那商人见此情景，更像念戏文一样说

道：“在曹营十三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锦袍美女天天有，珍珠宝贝

送了几箩筐。可是您，一片忠心保汉室，千里单骑送皇嫂。这等赤胆忠心，就

是孔圣人出来，也比不上您老人家呀！”

关公不等商人说完，右眉毛一挑，接口道：“俺关某视天下人物如犬

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吃　　　　烧 饼

狡猾的商人，进一步抓住关公这股自高自大劲儿，顺着说：“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尊您为关夫子啦！因此，我小百姓才斗胆求二爷放我过关。”

只见关公把青龙偃月刀朝关外的阳光大道摆了两摆，美髯在空中飘舞起来。

商人挑着高帽子，从从容容地过了关。

这天晚上，商人清点高帽子时，发现少了一顶。商人心里明白，那顶高帽

子已经给关二爷戴上了。

自　　圆 　　其 说

连忙把

从前，有个卖瓦盆的人，为了急于把自己的一担瓦盆推销出去，便面对顾

客，拿着瓦盆用旱烟锅子敲了起来。他边敲边喊道：“听这瓦盆啥响声嘛！”不

料一下子把瓦盆敲破了。旁边看热闹的人忍不住笑出了声。他忙指着瓦片对身

边的人说：“你们看这瓦碴子，棱是棱，角是角，烧得多结实嘛！”说

破盆片扔到秧田里。

正在插秧的人见他把破盆片扔在秧田里，忙说：“你小心把人的脚割破

了！”他又连忙解释说：“不要紧，这瓦片一会儿就泡散了。”

有一个人肚子饿了，到烧饼铺买烧饼吃。吃了一个没饱，又吃了一个还是

没饱，一共吃了七个烧饼才吃饱。吃完了第七个烧饼以后，这个人就后悔了：

“咳，早知道第七个烧饼能吃饱，我还吃前头那六个烧饼干什么呀！”

多　　亏 　　毡 帽

一个人在三伏天赶路，头上还戴着一顶毡帽，热得他汗如雨下，满面通红。

正走着，路旁有一棵大树，他赶忙跑到树阴下歇息，可是仍然热得不行。于是

他就摘下毡帽当扇子使劲儿扇起来，这才觉得凉爽多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今天多亏戴这顶毡帽，不然非热死我不可！”

有一个叫花子，平时总假装哑巴，在街上讨钱。

“哑巴”说话



白搭了修理费

三句话不离本行

有一天，“哑巴”拿着二文钱到酒店里打酒，指着酒碗对酒店伙计说：“再

给我添点。”

酒店伙计惊奇地问道：“往日你常来，不会说话，今天怎么会说话了呢？”

“哑巴”说：“往日没钱，叫我怎么说得话？今天有了两个钱，自然会说话

了。”

有一个书呆子，住房已经很旧了，也不去修理。后来遇到连阴雨，屋里到

处漏水，老婆孩子都不住地埋怨他。书呆子才不得不请来泥瓦匠修房子。

房子修好了，天也转晴了。书呆子懊恼地说：

“唉，我真是苦命的人！房子刚刚修理好，天就不下雨了，这不是白搭了修

理费吗！”

早先，靠河边有个小村庄，村里有四个人都挺能说会道儿的。这四个人当

中，一个厨师，一个裁缝，一个车把式，一个使船的。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儿，

抬杠打架的，都请他们四个当中的一两个去说和。

有一次，本村有老哥儿俩闹分家，由于家中人多、嘴多、心眼儿多，分了

几天也分不清。他们就请这四个人都去说和。这四个人也觉得这事有点棘手，

没去之前，他们先在厨师家里商量商量解决的办法。厨师说：“我看哪，咱们

去了要快刀斩乱麻，别锅啦、碗啦的分不清。”裁缝说：“咱们办事不能太偏

了，要针也过去、线也过去才行。”赶车的也接过话茬儿说：“咳，咱们原先又

不是没管过这事儿，前头有车，后头有辙，别出大格儿就行。”使船的听着不

耐烦了：“我看咱们别在这里啰唆了，不如到那儿再见风使舵，怎么顺手就怎

么给他们划拉划拉得了。”

厨师的媳妇听着他们说完，“噗”地一声笑了：“我看你们真是三句话离不

开本行，卖什么的吆喝什么。”

她的话刚说完 全屋子人都笑了。原来，厨师媳妇是个做小买卖的。



腌 　　鸭 蛋

两个秀才偶然吃到腌鸭蛋。一个秀才惊奇地说：“这些鸭蛋怎么会是咸的

另一个秀才感到好笑，说：“告诉你吧，这些蛋一定是板鸭生出来的！”

分   银 　　　　　　　　

一　　面镜子

从前，刚有玻璃镜子的时候，有个人从市上买了一面镜子回家。因为另有

要紧事，来不及告诉家里人就出去了。他妻子进房以后，看到这个又光又亮的

东西，感到很奇怪。她拿起一看，原来里面是一个女人，她又气又怨，也不细

看，就哭哭啼啼去告诉婆婆，说自己的丈夫讨了个小老婆回来。婆婆半信半疑，

走去一看，跺起脚来骂儿子：“这个小畜生，要讨小也要讨个年轻些的嘛，怎

么讨了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太婆呢？”说罢，又去告诉老头子。老头子不相信

儿子会做这种事，但总得去看个明白。他走去朝镜子一望，高兴地喊起来：

“孩儿他妈呀，你们都看错啦，是亲家来啦！”

（蒙古族）

个高个子和一个矮个子，两个人一同赶路。他俩边走边唠。高个子说：

“哎，咱们两个要是这么走着，突然在大道上捡到五百两银子，你说咱们该

怎么个分法？”

“那还不好分？一人一半，各分二百五十两就是了！”

“嗳！那怎么行？因为是我先看见的，应该从优，我分三百两！”

“哪有这种道理，即使没有你，我也会看到的！”

两个人为这事吵了起来。这时对面来了一位骑马的官员，他见两人吵架，

便问：

“喂！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呀？”

矮个子抢先回答说：“我们两个在大道上捡着五百两银子，他硬要分三百

两，您说这事合理吗？”

高个子也不让步：“因为是我先看见的，所以应该分三百两！”

官员一听，心里可乐啦！就摆起官架子宣判道：



烧 茶

穿 蛋

“你们每人应分二百两，剩一百两归我！”说着就伸出了手。

这时两个人同声回答：

“官员大人，这笔银子还没捡到手哇！”

在一个召庙里，有一个苛待徒弟的大喇嘛。他自己夏披绸子，冬穿皮子，

小徒弟却一年到头光着腚没一条裤子。夏天还好混，一到冬天两条腿冻得紫里

透青。可是狠心的师父却说：“小孩子的屁股上有三盆火，用不着穿裤子。”

一天，寒风刺骨，大喇嘛家里来了客人。师父赶紧吩咐徒弟去烧茶。

徒弟去了半天，不见回来。师父等得不耐烦了，便到院里去喊徒弟。

大喇嘛出去一看，那个小徒弟领着两个小喇嘛，正撅着屁股，顶着茶壶，

在院里趴着哩。

大喇嘛气得浑身发抖，厉声喊道：

“让你烧茶，你为什么在这里胡闹！”

小徒弟不慌不忙地答道：

“师父哇！我哪里敢胡闹？我是在给您烧茶呀！您不是说小孩子的屁股上有

三盆火吗？我们三个人的屁股上该有九盆火了，可为什么还烧不开一壶茶呢？”

屯里有个财主佬，长得挺胖，是个顶顶有名的吝啬鬼。一天，他从圩（集

市）上提了一篮鸭蛋，摇着蒲扇，气喘吁吁地走回来。半路上，见同一屯里的

老登跟上来了，他问：“老登，这篮鸭蛋差点儿把我的手臂提脱了。快告诉我

个好办法，怎样才能叫它轻些呢？”

老登说：“雇个脚夫。”

财主把眉毛一扬，拍着衣袋回答：“不行，要花铜板，不如我自己提好

了。”

这样又走了一段路，财主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像个漏气皮球似的，

不断喘着粗气。财主想呀想，想不出个办法来，便指着路旁的土地庙央求老登

道：“老登，看在亚公（土地爷）的面子上，求求你替我想个不花钱的办法

吧！”

老登漫不经心地说：“木耳既然可以穿成串，蛋为什么不能呢？你就用绳子

（蒙古族）

（壮族）



孙的下边才是你（李）

借 锤

把鸭蛋穿起来挑着走吧。这样可就省劲儿多啦！”

财主听了老登的话，心想：对啦！既不花钱，又不费事，这个办法倒不错

咧。于是，他就把鸭蛋穿成两大串，放在棒子上挑着走了。蛋浆越流越少，财

主佬挑着自然也就越来越轻了。

傍晚，他们来到了村口，财主闻到炒菜香味，才恍然大悟。他用手拎着蛋

壳，吼道：“老登，你好大的胆子，欺负到老子头上来啦！你想让我吃蛋壳

吗？”

老登哈哈大笑，回答说：“老爷，是你叫我想个不花钱又省力的办法，并没

说还要吃蛋呀！”

有一天，两个买卖人住到同一个客店里，一个问：“老兄贵姓？”另一个

说：“姓李，贤弟贵姓？”那人说：“免贵姓孙。”姓李的一听，唉声叹气。姓孙

的问他为啥叹气，姓李的“嘿嘿”一笑，说：

大哥姓孙实不当，

当初何不改姓王？

开口比人小两辈，

姓儿也比姓孙强。

姓孙的一听好恼，你这家伙，初次见面就作歪诗奚落人，我也不客气，于

是随口说：

贤弟你莫心欢喜，

我姓孙来你姓李。

《百家姓》里查一查，

孙的下边才是你（李）。

从前有两个人住邻居，都很吝啬。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叫自己的儿子去向

邻居借锤子。

儿子到邻居家说明来意，邻居问他：

铁钉还是木钉？”“你敲什么钉子

“敲铁钉。”



“ 贼 ” 偷 贼

“啊！敲铁钉！”邻居用手摸着脑袋，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哎呀，告诉

你爸爸，我们家的锤子被孩子的舅舅借走啦，还没还回来，实在对不起。”

儿子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地学说，他爸爸听了很气愤，骂道：

“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吝啬的人，用用他的锤子都舍不得！”他皱着眉

头想了想说：“咳，没法子！现在只得把咱们家的锤子拿出来用了！”

两 个 和 尚

有甲、乙两个和尚住在同一座庙里。一天夜里，甲和尚出外小解，看见满

天星斗，他便拿起钓鱼竿，爬上屋顶钓了起来。

乙和尚看见后就问：

“你在干什么？”

“我在钓星星。”

乙和尚哈哈大笑说：

“你真是个傻瓜！拿这么短的钓竿哪能够到？还不快去换根长的！”

从前，有一个小偷，到一家偷东西，趁夜深人静，他悄悄地拨开人家的门

闩，推开门摸索着来到屋里。

这一家就老两口，日子过得很艰难，眼下又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家里只

有小半缸高粱，放在他们床头下边。这小偷一进门就被还没有睡着的老汉听到

了，老汉心想：我穷成这个样子还有人偷哩。偷就偷吧，只要偷不走那几斤高

粱就行，偷什么都不怕。

小偷进屋后，满屋摸了个遍，还真没有找到可拿的东西。心想：既然来了

就不能空着手回去。于是又摸，就摸到了床头下边的小缸，往里伸手一摸，觉

得是些高粱。可没有布袋，就脱下自己的褂子，铺在地上，搬起小缸朝上倒。

就在小偷搬缸的同时，老汉向床下一伸手，把褂子拾了起来，压在了自己的身

子底下。小偷倒完高粱，又把小缸慢慢放下，想把高粱包起来，收来收去收不

着，便不由自主地说：“咦！褂子呢？”

小偷自言自语惊醒了老太婆，她推了推老汉，说：“老头子，有贼！”

老汉装着不知，嘟嘟嚷嚷地说：“睡你的吧，哪有贼？”

不想，小偷却脱口而出：“谁说没贼！没贼我的褂子怎么没了？”


